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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土地问题是苏丹努巴山区部落冲突反复爆发的重要根源

之一。 努巴部落与巴卡拉部落在两百多年的历史交往中形成了一种互补

共生的自治体系。 土埃政权、 马赫迪政权以及英国殖民政权对努巴山区

的征服与统治， 是此地区土地纷争与部落冲突的历史成因。 苏丹独立

后， 政府实行的土地立法变革损害了努巴部落的传统达尔权益， 进一步

加剧了努巴山区的族群差异及政治、 经济不平等。 随着苏丹第二次内战

爆发， 努巴人与巴卡拉人之间的政治平衡被打破， 并演化为高度政治化

的族际冲突。 在苏丹国家治理过程中， 经济整合和社会整合政策失当加

剧了努巴山区土地资源的激烈竞争， 成为导致农牧部落冲突的重要结构

性因素。 作为重要的政治性制度安排， 《全面和平协定》 没有成功解决

努巴山区的土地问题， 也未在部落之间达成维护和平的共识。 苏丹内战

遗留的政治对抗局势以及边界划分问题使努巴山区战事再起， 而土地权

益纷争仍然是冲突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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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 努巴山区隶属于苏丹北方的科尔多凡州。 苏丹独立

后， 由于南北政治对立， 努巴山区一直被视为独立于科尔多凡的特殊区域。 ２００５
年 《全面和平协定》 签署后， 苏丹政府重新将努巴山区合并到南科尔多凡州。
现今， 努巴山区的北部是北科尔多凡州， 东边是白尼罗河州， 西边是南达尔富尔

州， 往南则临界南苏丹的上尼罗河州、 瓦拉卜州 （Ｗａｒｒａｐ） 和琼雷州。 所以， 努

巴山区的地理位置使其极易受到苏丹其他地区冲突的影响。 ２０１１ 年以来， 努巴

山区重返战争状态， 引发国际社会关注。 苏丹反政府武装苏人运—北方局希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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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ＬＭ － Ｎ Ｈｉｌｕ） 控制部分努巴山区， 游离于过渡政府之外。①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苏

丹再度爆发内战。 而希鲁派是影响努巴山区局势发展的关键变量， 其政治动机及

相关军事活动给努巴山区发展带来不确定性。 苏丹努巴山区部落冲突频繁爆发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族裔民族主义的高涨， 也有民主化转型中政治、 经济的失

衡， 还有部落间争夺资源所致的矛盾激化， 更有战争裹挟的影响， 而这些因素都

与土地问题相关。 在苏丹国家治理以及社会整合的过程中， 土地利益相关群体之

间的博弈才是核心问题。 在以农业发展为主的努巴山区， 土地不仅是本地部落的

生存基础， 还是部落身份的重要象征。 所以， 土地问题是努巴山区部落之间充满

张力的关键所在， 土地权益纷争一直是冲突焦点。 目前， 国外对苏丹努巴山区的

研究较多，② 国内尚未有以土地问题为视角的研究成果。 本文追溯努巴山区土地

占有模式的历史成因， 探寻国家治理进程中土地问题的演变， 解析努巴山区土地

竞争与部落冲突间的逻辑关系， 为客观认识苏丹部落问题提供新的视角。

苏丹努巴山区土地问题的历史成因

努巴山区土地资源丰富， 可耕地面积占苏丹耕地总面积的 １５％ 。 其中，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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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南苏丹独立后， 原来参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的青尼罗州和南科尔多凡州的反政府武装被
称为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 而努巴山区的反政府武装主要由阿卜杜勒·阿齐兹·
希鲁 （Ａｂｄｕｌ Ａｚｉｚ ａｌ Ｈｉｌｕ） 统治， 简称为苏人运—北方局希鲁派。 “ＳＬＭ’Ｓ ａｌ － Ｎｕｒ Ａｒｒｉｖｅ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ｄｏｆａｎ ｆｏｒ Ｔａｌｋｓ ｗｉｔｈａｌ － Ｈｉｌｕ，”Ｓｕｄａｎ Ｔｒｉｂｕｎｅ，Ｊｕｌｙ ２７，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 ／ ／ ｓｕｄａｎｔｒｉｂｕｎｅ.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６７９５４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８，２０２３.
琼格·盖尔泰勒等人主编的 《破碎的领土： 苏丹土地商品化及冲突》 以土地经济学理论
为基础， 梳理了苏丹土地商品化的过程， 其中包括努巴山区部落发展等研究案例， 详细
解析了土地产权变革、 土地资源开发引起的部落社会变化。 古马·坤达·科枚的著作
《土地、 治理、 冲突与苏丹努巴人》 以努巴部落为研究对象， 认为国家治理等因素改变了
努巴山区土地与部落之间的原始关系， 导致努巴山区陷入持续冲突中。 塞缪尔·托腾和
阿玛达·格日兹比编的 《努巴山区的冲突》 分析了努巴人面临的暴力行动以及安全困境，
重点叙述了 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针对努巴人的种族屠杀， 并对 ２０１１ 年之后努巴山区新增
暴力事件的原因进行了剖析。 阿塔·哈桑·巴塔哈尼的 《苏丹努巴山区的民族主义和农
民政治 （１９２４—１９６６）》 论证了努巴山区民族主义诞生的背景、 过程及影响， 重点探讨了
努巴人部落政治文化的演变进程。 具体参见 Ｊöｒｇ Ｇｅｒｔｅｌ，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ｏｔｔｅｎｂｕｒｇ ＆ Ｓａｎｄｒａ
Ｃａｌｋｉｎｓ（ ｅｄｓ.），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ｎｇ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 Ｌａｎｄ，Ｃｏｍ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Ｓｕｄａｎ，Ｅｎｇｌ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Ｃｕｒｒｅｙ，２０１４；Ｇｕｍａ Ｋｕｎｄａ Ｋｏｍｅｙ，Ｌａｎｄ，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ｕｂａ ｏｆ Ｓｕｄａ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Ｊａｍｅｓ Ｃｕｒｒｅｙ，２０１０；Ｓａｍｕｅｌ Ｔｏｔｔｅｎ ａｎｄ Ａｍａｎｄａ Ｆ. Ｇｒｚｙｂ（ ｅｄｓ.），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ｕｂ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Ｆｒｏｍ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 ｂｙ Ａｔｔｒ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Ｓｕｄａ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５；Ａｔｔａ Ｈ. Ｅｌ － Ｂａｔｔａｈａｎ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ｕｂ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ｄａｎ １９２４ － １９６６，Ｋｈａｒｔｏｕ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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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区约占努巴山区面积的 ２０％ ， 山地占其总面积的 １８. ５％ 。① 在努巴山区有两个

主体部落， 一个是以旱作物耕种为生的努巴人 （Ｎｕｂａ）， 另一个是以放牧业为生

的巴卡拉人 （Ｂａｑｑａｒａ）。 其余部落还有阿拉伯吉拉巴 （Ｊｅｌｌａｂａ， 小商人）② 以及

一些来自西非的移民部落法拉塔人 （Ｆａｌａｔａ）③。 在巴卡拉人迁移至努巴山区前，
努巴人都过着和平生活。④ 随着巴卡拉人、 埃及人、 马赫迪军队、 英国人相继入

侵， 这些外部力量带给努巴人强烈的 “不安全感”。⑤ 为了躲避征服与掠夺， 大

多数努巴人被迫转移至山区耕种梯田， 并将村落建设在山谷中或山坡上， 形成散

乱的定居点。⑥ 努巴人的定居现状、 土地权属和社会组织模式不是一种固定常

态， 而是连续不断的暴力性外部力量带来的异常。 追根溯源， 殖民时期以及之前

多个外部政权的征服与统治， 是努巴山区土地纷争与部落冲突的历史成因。

（一） 努巴山区的部落概况及其自治共生体系

努巴人是最早到达科尔多凡定居的部落， 甚至比其他部落早几千年。⑦ 有关

努巴人古代历史的记述非常少， 可能是因为历史上强大的政治运动总是扰乱努巴

人关于迁徙与定居的记忆。⑧ 对于努巴部落的起源， 人类学家认为努巴人和尼罗

特努比亚人的语言相近， 两者之间存在不明确的种族血缘关系。⑨ 至少在六百年

前， 努巴人生活的地区就被称为 “达尔努巴” （Ｄａｒ Ｎｕｂａ）�I0 或者 “努巴家园”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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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ｕｍａ Ｋｕｎｄａ Ｋｏｍｅｙ，“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ｕｄａ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ｂ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Ｐｈ. 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Ｋｈａｒｔｏｕｍ，２００５，ｐｐ. １９９ － ２００.
吉拉巴是阿拉伯人， 他们主要来自苏丹北方和中部地区， 从事机械化农业和商业贸易并
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
法拉塔人起源于马里和尼日利亚的富拉尼人， １９ 世纪从西非移民至苏丹。 他们是以养牛
为主的游牧阿拉伯部落， 因从麦加朝拜回归的路程中断而定居在必经之地苏丹。
Ｗ. Ｌｌｏｙｄ，“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Ｄ：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Ｋｏｒｄｏｆ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ｕｄａｎ，”Ｄｕｒｈａ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１９０８，
Ｓｕｄａｎ Ａｒｃｈｉｖｅ，Ｒｅｆ：ＳＡＤ ７８３ ／ ９ ／ ５５.
Ｊａｙ Ｓｐａｕｌｄｉｎｇ， “ Ｓｌａｖｅｒｙ，Ｌａｎｄ Ｔｅｎ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Ｓｕｄａ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 １５，Ｎｏ. １，１９８２，ｐ. ３７３.
Ａ. Ｌ. Ｗ. Ｖｉｃａｒｓ － Ｍｉｌｅｓ，“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Ｎｕｂ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Ｄｕｒｈａ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１９３４，Ｓｕｄａｎ
Ａｒｃｈｉｖｅ，Ｒｅｆ：ＳＡＤ ６３１ ／ １０ ／ ４.
Ｇｕｍａ Ｋｕｎｄａ Ｋｏｍｅｙ，Ｌａｎｄ，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ｕｂａ ｏｆ Ｓｕｄａｎ，ｐ. ２６.
Ｓ.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Ｎａｄｅｌ，Ｔｈｅ Ｎｕｂａ：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ｌｌ Ｔｒｉｂｅｓ ｏｆ Ｋｏｒｄｏｆａｎ，Ｌｏｎｄ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４７，ｐ. ５.
Ｐ. Ａ. ＭａｃＤｉａｒｍｉｄ ａｎｄ Ｄ. Ｎ. ＭａｃＤｉａｒｍｉｄ，“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ｂ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Ｓｕｄａｎ Ｎｏｔ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ｒｄｓ，Ｖｏｌ. １４，Ｎｏ. １，１９３１，ｐ. １６１.
达尔 （Ｄａｒ） 是家园的意思， 意味着某一领土与一群人之间存在特定的所属关系， 指土著
部落对其生存的土地拥有独立属权。 土地上的资源， 如农场、 牧场、 水源、 森林等， 为
部落成员集体拥有， 由部落酋长按照习惯法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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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① 彼时， 努巴人在努巴山区的丘陵地带建设村落， 在山丘以及延伸的平原地

区开垦了大量耕地。 努巴部落由 ５０ 多个不同的分支组成，② 可以分成 １０ 个不同

的语言群体，③ 信仰伊斯兰教、 基督教和传统宗教。 由于苏丹实行逐利的种族分

化政策， 努巴人的人口统计数字并不确切。④ 尽管努巴人在努巴山区所占比例较

大， 但是在苏丹政治、 经济、 社会发展中一直被边缘化， 对平等身份和区域主权

的诉求成为他们不断抗争的主要内容。
巴卡拉人是指因环境因素选择牧养牛群的阿拉伯人。⑤ 他们是具有密切同源

性的大型游牧和半游牧阿拉伯部落， 在白尼罗河至乍得湖泊的苏丹南部地区放

牧。 他们的放牧区域位于北纬 １３°附近， 占据科尔多凡州以及达尔富尔州向南延

伸至加扎勒河的广阔平原地带。⑥ 努巴山区的巴卡拉人在 １８ 世纪 ８０ 年代迁移至

此地， 主要由米塞里亚人 （Ｍｅｓｓｉｒｉｙｙａ）、 奥拉德黑迈德人 （Ａｗｌａｄ Ｈｉｍａｉｄ） 以及

哈瓦兹马人 （Ｈａｗａｚｍａ） ３ 个次部落构成。⑦ 在苏丹 １９５５—１９５６ 年第一次人口普

查中， 南科尔多凡州的巴卡拉人约有 ３５ 万人。⑧ 巴卡拉人是游牧于苏丹干旱和

半干旱土地上的部落， 在旱季向南迁徙， 在雨季则返回北方， 明确而有节奏的空

间流动性是其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 努巴山区是巴卡拉人在雨季和旱季之间放牧

的传统缓冲区， 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里， 他们都在此地。 面对不断变化的生态环境

和地区局势， 巴卡拉人采取各种措施谋求生存。 １８ 世纪中期， 米塞里亚人吸收

非阿拉伯群体组成联盟， 共同对抗敌对部落袭扰。⑨ 小部分巴卡拉人选择放弃游

牧生活， 实行农业耕种和牲畜养殖并存的定居模式。 随着生活方式改变， 越来越

多的半游牧巴卡拉人选择从事贸易或机械化雨养农业， 他们与努巴人杂居在一

起， 分享牧场、 水源、 耕地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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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巴卡拉人属于后来者， 曾参与针对努巴人的猎奴行动并占据努巴人的世

袭领地， 但是历史与各种政治动力聚合并形塑了两个不同部落之间的关系。 在两

百多年的交往中， 努巴人与巴卡拉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定居与游牧共生、 竞争与融

合并存的自治关系。 首先， 文化相互渗透。 长久的历史交往使努巴人与巴卡拉人

不断吸纳对方的文化因素， 甚至形成一定程度的努巴人 “巴卡拉化” （Ｂａｑｑａｒａ －
ｉｚａｔｉｏｎ） 以及巴卡拉人 “努巴化” （Ｎｕｂａ － ｉｚａｔｉｏｎ）。① 其次， 生活方式共生。 巴

卡拉人季节性游牧必须遵循严格的时间和路线， 其返回时间不能影响努巴人收割

农作物。 同时， 努巴人不能在放牧路线上耕种， 也不能无故推迟农作物收割时

间。 再次， 和平解决争端。 努巴人与巴卡拉人如果发生土地纠纷， 努巴部落酋长

麦克 （Ｎｕｂａ Ｍｅｋ） 与巴卡拉部落酋长欧姆达 （Ｏｍｄａ） 或者谢赫 （Ｓｈａｙｋｈ） 会在

年度会议上进行和平调解， 以此达成土地和水资源合理分配与使用。 最后， 经济

合作模式良性互补。 在水源充足的努巴人村落周围， 会形成传统的集市作为农牧

产品交易场所以及信息交换中心。②

（二） 前殖民时代努巴山区土地传统占有模式的改变

１７ 世纪中期， 丰吉苏丹国派兵入侵科尔多凡， 造成大量人员逃亡至科尔多

凡无人居住的山区。③ 丰吉苏丹国并没有实行直接统治， 而是通过两种途径控制

努巴山区： 一是通过科尔多凡的古帝亚特素丹 （Ｇｈｕｄｉｙａｔ Ｓｕｌｔａｎ）， 二是通过特加

里山区的大量封建主。④ 丰吉苏丹国对努巴山区实行间接统治标志着努巴人流离

失所以及受奴役时代的开启。
土埃共治时期， 政府授予具有传统政治和宗教影响力的阿拉伯部落领袖大量

土地， 建立起由政府控制的纳齐尔 （Ｎａｚｉｒ）、 欧姆达以及谢赫组成的等级行政体

系， 形成一种符合土耳其远距离控制苏丹并获取政治经济利益的管理结构。⑤穆

罕默德·阿里征服苏丹的重要目标是从努巴山区、 青尼罗河地区和苏丹南部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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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奴， 用以扩充国家军队。 １９ 世纪早期， 巴卡拉人大规模迁入努巴山区， 并成

为政府猎奴行动的核心力量。 为逃避抓捕与侵犯， 努巴人只能逃到猎奴者骑马无

法到达的高地， 而留下的平原地区则被巴卡拉人占领。① 其中， 哈瓦兹马人占领

努巴山区东部和中部， 胡穆尔人 （Ｈｕｍｒ）② 占领西部山区， 米塞里亚人占领西

北部地区， 并获得土埃政府承认的土地所有权。③ 此举极大刺激了阿拉伯吉拉巴

与巴卡拉人的野心， 针对努巴人的猎奴行动不断高涨。 １８２４ 年， 被抓捕充奴的

努巴人达到 ４ 万人， 至 １８３９ 年上升到 ２０ 万人。④ 阿拉伯游牧部落不断掠夺努巴

人的传统领地， 使后者陷入被奴役的历史进程中。
马赫迪统治时期， 政府对土地权属进行了广泛政治干预， 土地所有权从反叛

部落手中转移到忠诚部落手中。⑤ 为了给驻扎在恩图曼的马赫迪军队扩充人员，
政府对努巴人和巴卡拉人实行强制征兵政策。⑥ 北科尔多凡的巴卡拉人因拒绝臣

服而被征讨， 大批巴卡拉人被迫向努巴山区迁徙， 由于无法放牧而陷入贫困的巴

卡拉牧民转变为农民。⑦ 由此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不断压缩努巴人的生存空间。⑧

马赫迪政权对努巴人进行大规模屠杀， 导致后者人口急剧减少。 至马赫迪统治末

期， 努巴人的村落被摧毁， 其传统领地被更多的巴卡拉人占据， 努巴山区的平原

地带几乎完全由巴卡拉人占领。 马赫迪的暴力统治不仅改变了努巴山区传统的土

地占有模式， 还为之后阿拉伯人对努巴人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三） 英埃共管时期的土地政策及影响

１８９８ 年， 英国征服苏丹后， 很快开启现代化土地改革， 部落土地迅速转变

为政府所有。 殖民当局将 “发现权” 作为一项原则， 最大限度地维护殖民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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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① １８９９ 年初， 殖民当局制定了 《土地产权条例》， 规定在条例颁布前北

部地区连续耕种或租赁五年以上的土地归个人私有。②英埃共管时期实行的土地

改革是苏丹土地权属演变的重要阶段， 殖民当局在 １８９９—１９３０ 年颁布了 １５ 条

土地法令。③ 但由于土地确权进程中的区域差异化， 最终形成了 ３ 种土地模式：
国有土地、 传统部落土地、 个人私有土地。④ 根据条例， 努巴山区的土地名义上

属于国家， 但实际上由部落集体共有， 同时政府鼓励习惯法在以上地区施行。⑤

殖民当局总体上实行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 防止伊斯兰阿拉伯文明对非阿拉

伯地区的渗透。 １９２２ 年 《封闭区法令》 以及 １９３１ 年 《吉兰努巴政策》⑥ 即政府

巩固努巴人传统部落文明的政策典范。 在此基础上， 英国政府承认努巴人的达尔

权利， 认可习惯法管理土地资源的功能， 维持习惯法所起到的仲裁和调节作

用。⑦ １９２５ 年， 为了促进努巴山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殖民当局引进棉花种植。 由

于殖民当局禁止努巴人在政府的土地上投资， 努巴人并没有从棉花种植中获得经

济收益。 相反， 巴卡拉人却因为棉花生产获益匪浅， 巨大的经济收益又进一步加

剧了巴卡拉人、 法拉塔人以及吉拉巴在努巴山区的土地掠夺。 面对土地占有状

况， 殖民当局确定了两种不同的管理制度： 努巴人由酋长麦克领导， 遵循部落习

惯法和传统管理制度； 巴卡拉人由纳齐尔和欧姆达领导， 遵循伊斯兰教法。⑧ 这

一安排的直接后果是政府允许巴卡拉人在努巴山区建立达尔， 并赋予其司法和行

政权。 此后， 吉拉巴、 巴卡拉人和努巴人分别居于社会经济体系的顶层、 中层和

底层， 这构成努巴山区土地占有模式的基础。
总而言之， 殖民政府实行的土地改革以及统治策略忽视了苏丹不同地区人文

地理差异的复杂性， 以及非阿拉伯部落的经济发展需求， 只满足了英国统治者的

·３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根据奥尔登·威利的解释， 这是欧洲封建土地保有权的一项基本原则， 君主不仅要求政
治管辖权， 还要求对领土内的土地拥有永久所有权。 文明不是殖民占领的真正目标， 发
动殖民战争的理由是开发占领土地资源。 Ｌｉｚ Ａｌｄｅｎ Ｗｉｌｙ，“Ｗｈｏｓｅ Ｌａｎｄ ａｒｅ Ｙｏｕ Ｇｉｖｉｎｇ
Ａｗａｙ，Ｍｒ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Ａｎｎｕ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Ｌ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２０１０，ｐ. ８.
Ｌｉｚ Ａｌｄｅｎ Ｗｉｌｙ，“Ｗｈｏｓｅ Ｌａｎｄ ａｒｅ Ｙｏｕ Ｇｉｖｉｎｇ Ａｗａｙ，Ｍｒ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ｐ. ８.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Ｓｕｄａｎ Ｌａｗｓ Ｐｒｏ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Ｔｉｔｌｅ ｔｏ Ｌａｎｄｓ Ｏｒｄｉｎａｎｃｅ，” Ｓｕｄａｎ Ｇａｚｅｔｔｅ，Ｎｏ. ２，Ｄｕｒｈａ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Ｍａｙ ２７，１８９９，Ｓｕｄａｎ Ａｒｃｈｉｖｅ，Ｒｅｆ：ＳＡＤ ６２７ ／ １２ ／ ３ － １０.
Ｇｕｍａ Ｋｕｎｄａ Ｋｏｍｅｙ，Ｌａｎｄ，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ｕｂａ ｏｆ Ｓｕｄａｎ，ｐ. ６２.
Ｂ. Ｈ. Ｂｅｌｌ，“Ｎｏｔｅ 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Ｔｒｉｂａｌ Ｌａｎｄｓ，”Ｄｕｒｈａ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Ａｕｇｕｓｔ １１，
１９３０，Ｓｕｄａｎ Ａｒｃｈｉｖｅ，Ｒｅｆ：ＳＡＤ ５４２ ／ ２３ ／ １ － １.
Ｊ. Ａ. Ｇｉｌｌａｎ，“Ｓｏｍ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ｕｂａ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ｐ. ２０.
Ｇ. Ｋｉｂｒｅａｂ，Ｓｔ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ｕｄａｎ，１８８９ －１９８９：Ｔｈｅ Ｄｅｍｉ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ｄ Ｌａｍｐｅｔｅｒ：Ｅｄｗｉｎ Ｍｅｌｌｅ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ｐ. ３４ －３６.
Ｈａｍｉｄ Ｅｌ － Ｂａｓｈｉｒ Ｉｂｒａｈｉｍ， “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ｕｂ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Ｓｕｄａｎ，”Ｐｈ. Ｄ. Ｔｈｅｓｉ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ｃｕｔ，１９８８，ｐｐ. ３８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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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身利益。 不平等和剥削性的政治、 经济、 社会结构作为殖民统治遗产延续下

来。 至 １９５６ 年苏丹独立时， 努巴山区处于苏丹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边缘地带，
这为独立后地区间不平衡发展埋下隐患， 引发中心与边缘地区的长久对立。

苏丹努巴山区土地问题政治化

国家的土地分配、 使用、 流转等制度体系， 是以农业为主的部落社会政治、
经济运行的基本架构。 对苏丹这样的多部落国家来说， 部落民构成农业人口的主

体。① 所以土地问题的相关治理不仅是苏丹部落社会治理的关键， 也是国家治理

的重要环节。 但是， 苏丹独立后的土地立法变革冲击了努巴部落的传统达尔权

益， 进一步加剧了努巴山区族群差异及经济和政治不平等。 随着苏丹第二次内战

爆发， 努巴山区原有的部落政治平衡被打破， 并演化为高度政治化的族际冲突。
在苏丹现代化进程中， 国家经济整合和社会整合政策失当， 加剧了努巴山区土地

资源的激烈竞争， 成为导致农牧部落冲突的重要结构性因素。

（一） 苏丹独立后的土地立法变革及其消极影响

苏丹独立后， 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土地法律， 在土地分配、 登记、 征收方

面， 沿用了一些殖民时期的土地条例， 继承了殖民时期的土地私有化与商品化政

策， 却抛弃了对当地居民土地权益和生计经济相关的积极政策， 体现出中央政府

对外围地区的歧视和排斥。 独立后的大多数时间里， 干旱、 贫困、 战乱使苏丹发

展陷入困境， 苏丹政府寄希望于国外投资与技术来维持统治与发展， 而对土地的

需求使苏丹政府很快开启对部落共有土地的征用。
苏丹独立时， 努巴山区属于未经历土地登记的地区， 土地权属仍然为部落集

体共有。 但是苏丹政府无视殖民时期遗留的外围地区与中北部地区的地权差异，
直接征用努巴人世代拥有与实际占用的土地， 这种压迫性政策对努巴人的生计经

济产生巨大消极影响。 首先， １９７０ 年， 尼迈里政府颁布 《未登记土地法》， 剥夺

部落集体共有土地所有权的合法性。 该法案规定苏丹领土内 ９９％ 的土地为国家

所有， 并将所有未注册的土地置于政府控制之下。② 而殖民时期征用土地所实行

的实物与现金补偿政策被取缔， 政府通过掠夺等手段直接征用未登记地区的土

·４６·

①

②

苏丹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８０％ ， 而部落民多以季节性游牧和农业耕种为生， 他们构
成苏丹农业人口的主体。
Ｓａｅｅｄ Ｍ. Ａ. Ｅｌ. Ｍａｈｄｉ，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ｄａｎ， Ｋｈａｒｔｏｕｍ： Ｋｈａｒｔｏｕ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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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甚至武力驱逐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居民。① 其次， １９７４ 年的 《刑事侵权法》
和 《苏丹刑法》 极大地压缩了普通部落民的生存空间， 他们世代经营的土地被

划归国家， 越过政府划定的边界被视为非法侵入。 再次， 政府实施大型机械化农

业政策， 以租赁形式出租土地给私人投资者。 １９６０ 年， 努巴山区开始引进大型

机械化项目。 １９６８ 年， 《机械化农业公司法》 使具有政治背景的吉拉巴和官员逐

渐成为真正受益者， 而土著居民只能被限制在小块、 固定且非常贫瘠的土地

上。② 最后， １９８４ 年 《民事转移法》 以及 １９９１ 年、 １９９３ 年补充条例使伊斯兰教

法中的相关土地原则应用于国家立法、 执法过程中。 例如， 援引教法 “土地属于

真主安拉” 来证明国家拥有土地的合法性。③

通过立法， 多样性的部落土地权属以及管理制度被统一的国家制度取代。 政

府取缔部落传统行政组织， 削弱习惯法调解土地纠纷的功能， 剥夺土著部落收取

地租的经济权利。 以上政策的累积使苏丹部落民的生计经济出现大规模危机， 特

别是在苏丹南部、 达尔富尔、 青尼罗河南部、 努巴山区等边缘地区， 造成严重的

社会、 经济和政治影响， 进一步扩大了中心和外围之间在发展方面的广泛差异与

不平等。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政治伊斯兰运动的推动下， 伊斯兰乌尔夫 （Ｕｒｆ） 法

则使未登记土地的国有化政策获得宗教合法性， 加强了穆斯林在土地权利上的优

越性， 这种基于宗教的土地权利差异化又逐步固定为一种不合理的制度， 使包括

努巴山区在内的大量非穆斯林受到不平等待遇。

（二） 苏丹内战中的政治对抗及族际冲突

第二次苏丹内战 （１９８３—２００５ 年） 可谓非洲史上时间最长且最血腥的武装

冲突。 虽然土地问题不是导致苏丹内战爆发的直接因素， 却是冲突延伸到苏丹北

方的主要原因之一。④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开始， 战争从苏丹南方延伸到努巴

山区， 重新塑造了努巴山区的生存空间， 并在国家和社会之间以及该地区各群体

之间建立了新的政治和领土联系。 政治对抗使努巴人和巴卡拉人之间的共存关系

逐渐崩溃， 双方传统共生的互补性经济体制解体， 彼此间的社会互动被迫中止。

·５６·

①

②

③

④

１９７０ 年 《未登记土地法》 第 ８ 条规定： “如果任何人占用任何以政府名义登记或视为以
政府名义登记的土地， 政府可将其驱逐出该土地， 并在必要时合理使用武力。”
Ｓｉｍｏｎ Ｈａｒｒａｇｉｎ， Ｎｕｂ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ｔｕｄｙ： Ｐａｒｔ １ － Ｌ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
Ｍｉｓｓｏｕｒ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ｓｓｏｕｒｉ，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ａｎｄ ＵＳＡＩＤ，２００３，ｐ. １３.
Ｃａｒｅｙ Ｎ. Ｇｏｒｄｏｎ，“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ｄａｎ：Ａ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Ｌａｗ，Ｖｏｌ. ３０，Ｎｏ. ２，１９８６，ｐ. １４９.
Ｇｕｍａ Ｋｕｎｄａ Ｋｏｍｅｙ，“Ｌ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Ｗａｒ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ｂａ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ｉｎ Ｓｕｄａｎ，” ｉｎ Ｔｏｙｉｎ Ｆａｌｏｌａ ａｎｄ Ｒａｐｈａｅｌ Ｃ. Ｎｊｏｋｕ（ｅｄｓ.），Ｗａｒ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Ｄｕｒｈａｍ，ＮＣ：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ｐｐ. ３５１ － ３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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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独立后， 努巴人在国家发展进程中被长期边缘化。 政治上， 努巴人缺乏

自身的政治代表， 无法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利； 经济上， 政府扶持阿拉伯人获得经

济优势地位， 无视努巴人的经济发展困境； 文化上， 努巴山区被强制植入阿拉伯

伊斯兰文化， 儿童被禁止说努巴本地语言， 只能学习阿拉伯语， 甚至被要求皈依

伊斯兰教。 在这种政策压迫下， 努巴民族主义顺势而生， 并逐渐形成多个努巴政

治组织， 他们追求通过和平政治运动来转变自身被边缘化的颓势。① １９８４ 年， 努巴

政治组织库马洛 （Ｋｕｍａｌｏ） 加入苏丹人民解放运动 （ＳＬＰＭ， 简称 “苏人解”）， 标志

着努巴山区与苏丹政府的政治对立拉开帷幕。 １９８５ 年， 苏人解和苏丹政府军的斗争延

伸至努巴山区， 加大了当地矛盾的复杂程度。 而巴卡拉穆哈希林 （Ｍｕｒａｈａｌｉｉｎ， 部落

民兵） 被纳入国家军队， 更是刺激努巴人从和平政治运动转变为武装斗争。 １９８７ 年，
努巴人和苏人解进行全面合作， 他们与苏丹政府的战斗正式开启。

新型政治力量的渗入对努巴山区的土地权属产生重大影响， 巴卡拉人和努巴

人之间的传统共生关系中止， 先前共享的努巴山区沿着族际线被划分为两个高度

军事化的封闭辖区： 在苏人解授权努巴人控制的地区， 巴卡拉人不能进入其传统

的季节性牧场， 也无法获取水源； 而在苏丹政府控制的地区， 巴卡拉人则在公共

事务中占据优势。 在苏人解一方， 部落的传统习惯法， 如努巴人的土地所有权、
游牧部落季节性逗留的土地使用权， 都被合法化并得到大力提倡。②与其相反，
在苏丹政府管理辖区， 适用 １９７０ 年国家颁布的 《未登记土地法》， 否认传统习惯

法的合法性。 战争造成的敌对性加剧了两个部落的政治对立， 巴卡拉人因属于阿

拉伯部落而获得中央政府支持。 苏丹政府对非阿拉伯部落努巴人采取了一系列残

酷政策， 包括军事进攻、 饥饿封锁、 强制迁移以及 “伊斯兰圣战” 等。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８ 年， 努巴山区和苏丹南方遭到 ３００ 多次轰炸， 上百个城镇和村庄被摧毁。③ 据

不完全统计， 巴希尔上台后， 战争直接或间接导致 ２０ 多万努巴人死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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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这些努巴政治组织包括： 库马洛， 由优素福· 库瓦·麦基创建， 主要目的是为努巴山区
争取平等权利； 苏丹工人党 （ＳＬＰ）， 主要政治目的是宣传努巴人的非洲身份， 反对阿拉
伯主义扩张； 全国联合政府 （ＮＭＧＵ）， 由阿明· 哈穆达 （Ａｍｉｎ Ｈａｍｕｄａ） 教授领导， 主
要由努巴精英组成， 在努巴山区获得的基层支持较少； 苏丹民族党 （ＳＮＰ）， 由菲利普·
阿巴斯·加布什 （Ｐｈｉｌｉｐ Ａｂｂａｓ Ｇｈａｂｕｓｈ） 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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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漫长的内战给努巴人和巴卡拉人都带来巨大灾难， 两者之间的战争更类

似一场代理人战争， 刺激了两个部落以领地争夺的方式， 追求政治权利以及经济

发展。 随着战争烈度不断升级， 双方的敌对态势也不断加剧。 但是在日常生活

中， 双方却创造出新的生存策略和应对机制， 沿辖区边境出现了零星的 “和平”
市场或者 “走私” 市场等交易模式， 甚至出现了基于保护贸易的短暂 “和平协

议”。① 这种合作不仅是特殊时期的生存需求， 更是双方在有限的生存空间内达

成的对传统集市的替代性方案。② 在多年内战中， 双方之间的集市贸易并没有处

于休眠状态， 而是跨越政治壁垒以及种族和宗教分歧重新出现。 因此， 努巴山区

不仅仅是一个区域， 还是一种由政治动力、 意识形态、 社会文化和经济现实塑造

的社会结构。 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反映出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结构及其相应政治结

构的对立。 这些形成于领土争斗、 区域安排中的意识形态， 反过来又塑造了努巴

山区不同部落的理念、 实践及总体发展方向。③

（三） 苏丹内战中土地问题的治理转变及不良效应

内战后期， 苏丹政府为了缓和努巴山区的政治对抗局势， 减缓努巴人的政治

反抗， 颁布并实施了几项治理方略。 但是， 当针对努巴山区的土地分配和土地整

理政策， 发生在族群差异、 经济和政治不平等、 族裔地域性移民的背景下时， 反

而成为引发部落冲突的结构性因素。
１. 土地资源分配不公

１９９０ 年， 政府发布了一项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 即 《小农户集体项目》， 将

习惯法基础上的集体共有土地转变为登记在册的私人土地， 声明将优先考虑土著

部落的利益， 即部落、 氏族或家族成员在其特定领土上的权利。④ 《小农户集体

项目》 旨在提高家庭单元土地的利用率， 促进机械化农业项目的开展。 但是政府

在方案实施过程中， 一味追求土地商品化， 没有兼顾当地居民的现实利益。 机械

化农场的建立和系统性扩张不仅占据了努巴人的传统轮垦区， 同时影响游牧部落

的规律性迁徙， 损害了巴卡拉人和努巴人的共同利益。 最重要的是， 此方案明显

对努巴人更为不利。 首先， 战争导致多数努巴人流离失所， 部分传统共有土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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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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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占据， 努巴人认为巴卡拉人作为政府的支持者会得到更多权益。 而结果

显示， 土地再分配政策的确明显偏向阿拉伯人， 例如在宰拉塔亚 （ａｌ － Ｚｅｌａｔａｉｙａ）
项目的土地分配中， 阿拉伯人占比 ６２％ ， 而努巴人仅占 ２０. ４％ 。① 其次， 国家法

律不认可努巴人依据习惯法提出的土地权利主张， 导致习惯法和成文法之间的矛

盾不断凸显。②而依据成文法或习惯法等不同法理提出主张， 又极易引发 “是什

么” 和 “应该是什么” 之间的较量， 使部落矛盾持续激化。③ 联合国支持的推动

努巴山区冲突缓和项目 （ＮＭＰＡＣＴ） 也得出结论： 法律体系在牧民和农民之间以

及阿拉伯人和努巴人之间造成关系紧张和歧视， 是冲突无法缓解的根源。④ 最

后， 在机械化农业项目开发中， 努巴山区的土地被陆续转移给政府官员及其支持

者、 域外投资者。 而机械化农业与传统农业不同， 通常在旱季持续作业， 既影响

牧民的季节性迁徙， 又侵占努巴人的传统耕地。 这些都进一步扩大了中央和外

围、 阿拉伯人和努巴人之间的矛盾。⑤

２. 土地整理政策失当

２０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 苏丹北部较干旱地区， 尤其是北科尔多凡和达尔富

尔， 经历了非洲萨赫勒沙漠地带最严重的几次旱灾， 引发阿拉伯人大规模迁

徙。⑥ 在努巴山区， 干旱不仅改变了努巴山区的人口构成与土地占有模式， 还激

化了部落冲突。 首先， 迁移到努巴山区的阿拉伯游牧民被迫改变生计， 过上农业

耕种和牲畜养殖混合型定居生活。 部分阿拉伯牧民沿着放牧路线建立村庄， 其他

牧民只能改变传统路线从耕地上穿过， 他们的牲畜损坏了努巴人的庄稼， 给后者

造成巨大经济损失。⑦ 其次， 阿拉伯人在努巴山区重新安置获得政府支持， 他们

积极参与机械化农业项目， 并被授予土地所有权。 人口和牲畜增长加大了对肥沃

土地、 丰沛水源以及可持续生计的需求， 使努巴人的传统领地逐步减少。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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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干旱气候使巴卡拉人提早向南迁移， 以便给牲畜寻找水源和草场， 但是干旱

同样会令努巴人粮食丰收的时间推迟， 两者间的矛盾难以避免。
２０００ 年， 为了缓和农牧冲突， 南科尔多凡州颁发 《农业与放牧管理法》。 政

府在努巴人生活的部分区域规划了放牧牲畜的季节性路线， 但是有些路线通过了

努巴人的耕地和居住地。① 因此， 规划路线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努巴人的土地准

入， 违反了土地的传统用途以及土地功能多样化的现实需求。 根据管理法， 努巴

人的部分土地被规划成农业和园艺发展区， 以及在旱季为牲畜提供水源的采水

区。 管理法禁止农民在旱季封锁水源， 但是努巴人同样期望在水源充沛的地区扩

大果园种植业， 因争抢水源发生冲突的现象非常普遍。 历史上， 这种纷争往往会

由当地有威望的部落酋长作为第三方进行调解， 而今双方部落已经丧失了和平容

忍的传统价值观。 战争爆发让部落年轻人持有大量武器， 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
双方极易直接诉诸武力。 这些矛盾又易受到种族和政治的影响升级为更加复杂的

族际冲突。 因此， 巴卡拉人与努巴人关系紧张的原因， 从表面看是经济发展战略

对农牧民现实利益的忽视， 从本质上看则是苏丹国家治理政策的失衡。

苏丹努巴山区土地纷争的延续

２００２ 年， 努巴山区达成停火协议后， 阿拉伯牧民带着牲畜重返传统放牧区，
流离失所的努巴人及努巴士兵返回战前定居点， 同时吉拉巴也在此地区恢复贸易、
机械化耕作和资源开发。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 民族整合的有效性要以现代

化进程中较成功的经济整合和社会整合为基础。 但是， 《全面和平协定》 作为重要

的政治性制度安排， 并没有解决努巴山区经济政治发展的核心矛盾， 即土地问题，
也未在部落之间达成维护和平的共识。 各利益相关者就土地资源的竞争愈演愈烈，
当地居民对经济落后的失望情绪进一步转化为愤懑， 重新激活了战争爆发的根源。

（一） 努巴山区部落间土地权属纠纷

地域作为身份识别的核心要素， 体现在土地和身份的逻辑关系中。 地域会随

着历史发展过程中外部或内部力量的变化而变化， 承担着进行社会互动和创造区

域发展模式的媒介作用。② 在努巴山区， 部落身份与地域领土紧密相连。 作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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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领土， 努巴山区是努巴人文化、 语言、 历史等身份认同生成的载体。① 同时，
努巴山区地域的形塑是不同时代资源分配和政治分享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 随着

巴卡拉人与努巴人土地竞争愈演愈烈， 两者之间的身份包容逐渐转向身份排斥。
１. 努巴人的土地诉求及措施

努巴山区是努巴人的生存地， 同时是其地缘与血缘相契合的精神家园。 努巴

山区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特性， 已从根本上与当地居民的历史记忆以及身份归属感

联系在一起。 努巴人通过共同的起源神话、 口述历史、 固有习俗， 在当代政治斗

争中追求部落身份的自我认同。 尽管努巴人对自身的古代历史知之甚少， 却对所

居住的土地有着强烈的感情， 他们用一句话总结了过去： “我们一直生活在这

里。”② 所以， 努巴人认为自己就是努巴山区的原始居住者， 理应拥有土地所有

权。 他们运用口述史佐证到此地定居、 放牧、 耕种和经商的阿拉伯人是后来者，
只应拥有土地使用权。③

《全面和平协定》 正式签订前， 努巴人就意识到协定无法达到他们的政治预

期。 ２００４ 年， 努巴领导人部署了 “努巴土地行动战略”， 用以保障 《全面和平协

定》 的胜利成果， 希望克服其内在局限并使之向好发展。 该战略的主要目标是：
将努巴部落视为一个以世袭领土为基础的统一社会政治实体； 展现努巴人身份和

领土之间的内在联系与不可分割性； 在保护努巴人土地权益的基础上采取行

动。④ 该战略的重点内容是通过谈判来划定努巴山区的部落边界， 测绘部落土地

并最终登记为由部落成员共同拥有的财产。⑤ 然而， 长期以来努巴山区部族融合

与竞争并存， 部落之间以邻里模式相互转移土地、 共享自然资源， 所以部落边界

呈现出松散和不确定的状态。 战略中虽然规定了明确的步骤， 但传统部落边界的

非固定性使执行过程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 努巴人援引口述历史进行划界， 但这

只是一种 “心理地图”， 因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 难以达成共识。⑥ 其次， 在殖民

和后殖民时期的官方档案和记录中， 关于部落边界的地图以及有效信息很少。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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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努巴山区部落冲突中的土地问题

最后， 巴卡拉人以及吉拉巴占据的肥沃平原， 才是努巴人争取的 “努巴家园”
的中心所在， 失去这部分土地是引发努巴人不满的最主要原因。 在理论上， 划定

边界的目的不是使相邻部落完全隔离， 而是有效控制和管理部落土地及自然资

源， 帮助努巴人巩固集体身份和促进政治团结。 然而部落边界的划定似乎与巩固

努巴人政治统一的目标背道而驰， 不仅造成部落内部紧张和分裂， 甚至引发冲

突。① 由此看出， 通过划定部落边界来保障部落土地权益的做法存在极大争议，
同时印证了一种古老的经验主义， 即努巴部落的地理和社会空间不会分离， 它们

的流动性和非固定性是努巴部落参与经济、 社会、 文化和政治活动的基础

保障。②

２. 巴卡拉人对努巴人土地诉求的抗议

努巴人基于土著或者先来者身份确定土地所有权的运动被巴卡拉人视为威

胁， 从而引起两个部落从包容到排斥， 以及 “他者” 与 “自我” 的身份对抗。
巴卡拉人认为他们已经生活在努巴山区两百多年， 而且在当地建立过许多统治努

巴人的封建领地， 并且这种统治方式在土埃共管、 马赫迪政权时期以及殖民统治

的前半期一直存在。③ 在长久的共存史中， 哈瓦兹马部落中的拉瓦乌卡人

（Ｈａｗａｚｍａ Ｒａｗａｗｑａ） 与奥拉德努巴人 （Ａｕｌａｄ Ｎｕｂａ， 努巴部落的一支， 信仰伊

斯兰教） 相邻而居， 形成相互交织的社会文化， 彼此通婚且进行互助。 巴卡拉人

认为自己的身份理应是本土居民， 具有占有和使用努巴山区土地的合理性， 强烈

反对努巴人的边界划定运动。 因此， 巴卡拉人加强了内部联盟， 并通过政治操纵

来维护自身利益， 遏制努巴人根据传统习惯法排斥阿拉伯人的意图。 此外， 巴卡

拉人于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０６ 年举行会议， 强调巴卡拉人和努巴人应回归战前的共存生

活， 平等享有土地耕种、 放牧和定居的权利。

（二） 努巴山区土地问题解决不力

２００５ 年， 《全面和平协定》 的签订结束了苏丹内战， 但是该协定仅保证了内

战双方快速实现和平， 而土地问题因其政治敏感性被暂时搁置， 决定另立土地委

员会专门解决。④ 其中的 《财富分配协议》 主要解决土地问题， 其重要内容是逐

步制定相关法律以纳入合理应用的习惯法， 设立程序就土地索赔事项进行法律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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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允许相关利益方在土地改革政策上向政府提出建议。 《财富分配协议》 存在

极大争议和缺陷， 主要体现在 ５ 个方面： 第一， 地方各级土地委员会的建议对政

府实施的土地政策不具有约束力； 第二， 没有设置一种机制以保证利益相关者特

别是土著部落和游牧部落可以广泛参与土地政策的制定、 实施以及评估过程； 第

三， 有关土地权益的诉求， 没有规定个人与集体作为申诉方的区别， 即没有明确

集体申诉方由谁代表， 是否具有合法性等问题， 同时没有制定合理的申诉程序；
第四， 忽视传统机制以及部落领袖在管理土地和解决土地纷争中的关键作用； 第

五， 没有明确保障以习惯法为基础的土地权利， 因缺少法律依据， 土地纷争的相

关仲裁、 判决与执行都具有不确定性。
《全面和平协定》 引起大多数部落不满， 它不仅剥夺了努巴人的民族自决权，

也未能消除努巴山区政治斗争的根源， 即部落土地的权属问题。 协定引发巨大分歧，
使土地合作委员会的成立不断推迟。 联合国驻苏丹特别大使简·普龙克 （ Ｊａｎ
ｐｒｏｎｋ） 认为： “除了正式结束战争， 《全面和平协定》 没有根除努巴山区冲突根

源， 也没有为改变努巴人的边缘化提供发展机遇， 反而使努巴山区陷入政治混

乱。”①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 年， 南科尔多凡州发生数十次土地冲突， 特别是在牧民和农

民之间， 爆发频率高、 规模大， 而且更具复杂性。②

总之， 《全面和平协定》 虽然规定建立国家土地委员会， 审查现行土地相关

法律并纳入习惯法， 就冲突各方的土地纠纷进行仲裁。 但土地委员会在多数地区

延迟成立， 资金匮乏使这些机构无法全面履行职责， 其在解决土地权益纠纷中起

到的作用极为有限。③ 最重要的是， 协定虽然承认习惯法赋予共有土地的用益

权， 却无意解决部落共有土地的所有权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 努巴人的土地诉求

以及巴卡拉人的因应措施， 重新激起了一系列土地冲突。 尤其是当地居民在战后

拥有大量武器， 致使战争与暴力继续支配着努巴人与巴卡拉人之间的关系。

（三） 努巴山区战争再度爆发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努巴山区再次陷入政治动荡中， 这次冲突是苏丹第二次内战

的延续， 受到苏丹和南苏丹政治关系的影响。 特别是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南苏丹内战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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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ｍｅｐａｇｅ，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６，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ａｎｐｒｏｎｋ. ｎｌ ／ ｅｓｓａｙｓ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ａｎｄ － ｇｅｒｍａｎ ／ ｎｏ － ｗａｙ －
ｂａｃｋ. ｈｔｍｌ，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８，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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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使战争持续升级， 努巴山区受到军事封锁和空袭， 饥饿和流离失所持续影响当

地居民。 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 一是苏丹内战遗留的政治分界问题， 二是复杂的

边界划分问题。
苏人运以及苏丹政府在内战时期针对努巴山区的军事斗争和治理实践， 已成

为一种政治遗产。 ２０１１ 年， 苏人运—北方局的阿卜杜勒· 阿齐兹· 希鲁因拒绝

接受科尔多凡州的选举结果， 成为政治反对派对抗中央政府。 当努巴山区的苏人

解士兵被强迫解除武装并被排挤出苏丹时， 政治对抗很快升级为武装冲突。 苏人

运—北方局希鲁派成为主导努巴山区政局发展的重要力量， 他们利用土地问题衍

生的族际紧张关系， 与中央政府进行权力斗争， 不断影响努巴山区的政治经济发

展。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希鲁派利用苏丹军方与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冲突， 在南科尔

多凡州及青尼罗河地区发动系列袭击， 令努巴山区的局势更加动荡且难以预

测。① 此外， 内战时期形成的努巴人与巴卡拉人的分化治理政策也遗留下来， 政

府机构和国际组织似乎陷入这种战争强加的二分法模式， 它们都沿着族际分界线

提供教育、 医疗、 食品和安全服务， 而这种分配方式的制度化显然不利于弥合分

歧与建立和平。②

２０１１ 年南苏丹分离后， 南科尔多凡州从过去的中心地区转变为边境地区，
其南部行政边界成为苏丹与南苏丹边界线中最长的部分。 在两国存在争议的 ９ 个

边界点中， 有４ 处与努巴山区相连， 包括阿卜耶伊地区、 南科尔多凡州—团结州边

界的黑格里格 （Ｈｅｇｌｉｇ） 与番松 （Ｐａｎｔｈｏｕ） 油田、 位于上尼罗州—白尼罗河州—
南科尔多凡州边界的麦格尼斯 （Ｍｅｇｅｎｉｓ） 丘陵， 以及上尼罗州和南科尔多凡州

之间的卡卡 （Ｋａｋａ） 地区。③ 边界划分与部落领土问题交织在一起， 涉及跨境部落

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 同时关乎苏丹、 南苏丹政府对边界自然资源的控制权。 受第

二次内战影响， 努巴人与南苏丹的政治、 经济以及情感联系从未断开。 为了与家人团

聚、 进行农业耕种或外出务工， 努巴人经常会绕过边界封锁往来于努巴山区。④ 饱受

战争蹂躏的努巴山区， 既是跨境部落放牧的必经之地， 又是边境贸易的场所， 还

·３７·

①

②
③

④

有推测认为希鲁欲通过军事行动控制更多领土， 以加强在未来和平谈判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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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家确定主权和界定领土的争议地区。 国家的主权观念与边民的生计需求相矛

盾， 增加了该地区边境治理的困难。 所以， 苏丹与南苏丹的关系、 中央政权与反

政府武装的关系、 努巴山区部落之间的关系交叉错杂并容易产生连锁反应。 在苏

丹政治动荡中， 努巴山区又进入充满张力的紧张状态， 但是土地永远是部落维持

身份特征的基础与获取生产资料的来源， 土地权益纷争仍会是冲突焦点。①

余　 论

英国殖民时期的土地改革是苏丹地权变革的重要阶段， 土地私有化进程被限

制在苏丹北部和中部地区， 努巴山区、 青尼罗河南部、 达尔富尔等地区被排除在

外。 土地被登记为私有意味着获得财产权， 而财产权包含使用、 占有、 在受到损

害时获得赔偿等一系列权利。② 苏丹独立后， 中央政府继承了殖民时期的基本土

地政策， 却抛弃了防范部落冲突的各种土地补偿机制， 通过更具压制性的法律政

策使私有及国有产权强行取代集体土地所有权， 巩固了中心地区的既得利益， 却

进一步扩大了外围地区的贫困和边缘化。 其结果是暴力冲突反复爆发， 表面上苏

丹许多冲突是由族裔群体之间的对立或对稀缺土地和水资源的竞争造成的， 但事

实上国家也负有一定责任， 因其未能在不同的利益和道德主张之间进行成功

调解。③

地权与土著群体密切相关， 种族或部落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某一土地的

强烈归属感， 然而土地归属权往往具有争议和不确定性。 苏丹部落的传统土地观

念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中的土地权属概念冲突， 土地产权由可识别的边界来界

定， 这些边界是稳定且单一的， 而部落土地往往只有模糊的疆界却无确切的边

界。 当国家所有权、 租赁权或使用权以及私有产权这些新的要素被强加在旧的部

落模式上时， 往往会导致冲突。 如斯科特所言： “许多事实上存在的土地习惯占

有制度实践经常是多样和错综复杂的， 与纳税人或纳税财产之间清晰的一对一等

式完全不同； 国家财政机关所希望的一致和透明的财产关系只会损害一部分社会

群体的利益。”④ 同时， 因传统实践中复杂多样的达尔制度被简化为土地的完全

·４７·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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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和可转让的契约制， 部落传统制度相应式微。 鉴于对成文法或习惯法等不

同法理的主张， 处于弱势的努巴人形成对其身份和财产形式的各种诉求， 为保卫

自身的传统权益不断反击。 在这种情况下， 土地问题引发并加剧了努巴山区各种

类型和程度的冲突， 并发生暴力性转变。
苏丹内战之前， 努巴山区定居的努巴人与游牧的巴卡拉人处于自治共生体系

中， 即使双方在土地和水资源方面不断竞争， 却可以通过一套切实可行的管理机

制解决冲突。 不同政治力量的介入， 使努巴山区两个处境不利的部落被迫将以前

较低烈度的冲突升级为大规模战争。 国家机械化农业开发不仅没有增加努巴人的

收益， 还加剧了两个部落间的对立冲突， 使问题朝着更加复杂和难以控制的方向

发展。 然而， 有两个因素值得注意， 一个是战争中 “零星市场” 的恢复， 另一

个则是边界划定战略的失败。 这可以说明种族、 部落差异并不与彼此间的社会互

动以及共识完全矛盾。 相反， 种族和部落的结构性差异甚至是双方低烈度的冲

突， 往往是传统社会制度存在的必要因素。
土地问题是苏丹内战延伸至北方的重要原因， 同时也是中央与地方之间冲突

爆发的根源之一， 还是苏丹国家构建进程中土地政策弊端历史累积的结果。 解决

土地问题困难重重， 涉及国家治理的合法性、 领地特权以及族裔身份冲突等方

面， 并延伸至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和生态层面的相关治理。 当下， 苏丹面临

的重要挑战是营造稳定的政治、 经济、 社会环境， 进而才能和平有效地处理土地

问题。 首先， 苏丹应调整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进行权力适度下放， 减少权力

失衡问题； 淡化身份差异意识， 促进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文化交流； 承认部落民

公平分享土地资源的权利， 充分发挥当地部落组织的资源管理与冲突调节作用。
其次， 改革国家土地立法， 设立稳定的土地管理机构， 完善土地权能结构的相关

条款， 形成多元化的土地征用补偿体制。 鼓励当地居民参与土地分配的决策过

程， 就各类群体的不同利益主张确定谈判机制， 并使其逐步合法化与制度化。 再

次， 在土地资源开发的相关政策上， 实现决策制定及实施过程的规范化与透明

化， 确保资源开发为受影响的部落带来可观收益。 最后， 推进环境治理， 减少生

态污染， 提高土地资源的可利用性； 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增强落后地区部落

民自身经济能力建设， 提高他们解决生计问题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但是， 这些政

策的实施需要稳定的政局以及国家大力扶持。 从现今苏丹的动荡局面以及经济发

展颓势来看， 努巴山区的和平发展仍然困难重重。

（责任编辑： 陈雅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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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ｑｑａｒａ ｔｒｉｂｅ ｈａｖｅ ｆｏｒｍｅｄ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ｙｍｂｉｏｔｉｃ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２００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 ａｎｄ ｒｕ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ｒｅｇｉｍｅ，ｔｈｅ Ｍａｈｄｉ ｒｅｇｉ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 ｗａ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ｌａｎｄ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ｉｂ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ｅａ.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ｄａｎ’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ｒ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ｂａ ｔｒｉｂｅｓ，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ｅ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ｕｂ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ｉｎ Ｓｕｄａｎ，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Ｎｕｂａ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ｑｑａｒａ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ａｓ ｂｒｏｋｅ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ｔｏ ａ
ｈｉｇｈｌ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ｅｄ ｉｎｔｅｒ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ｕｄａｎ’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ｐｅｒ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ｆｉｅｒｃ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ｕｂ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ｔｒｉｂｅｓ.
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ｅａｃ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ｎｏｔ ｓｕｃｃｅｅｄｅｄ ｉｎ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ｉｓｓｕ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ｕｂ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ｏｒ ｉｎ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ｅｓ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ｐｅａｃ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ｉｖａｌｒｉｅｓ ｌｅｆｔ ｂｙ ｔｈｅ Ｓｕｄａｎ’ｓ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ａｎｄ ｂｏｒｄｅｒ ｄｅｍａｒ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ｈａｖｅ ｒｅｖｉｖｅｄ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Ｎｕｂ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ｗｈｉｌｅ ｌ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ｓ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ｒｅｍａ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ｕｄａｎ，Ｎｕｂ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ｌａｎｄ ｉｓｓｕｅ，ｔｒｉｂ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ｕｔｈｏｒ：Ｌｉａｎｇ Ｊｕａｎｊｕａｎ，ＰｈＤ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ｌｅｃｔｕｒｅｒ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ａｗ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１２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Ｎｅｏ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Ｊｉａｎ Ｊｕｎｂｏ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Ｚｈａ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 ＥＵ’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ｈａ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ｌｌｙ，ｉｔ 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ｎ ｅｑｕ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ｌｉｅｕ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ｓｔ “ ｄｏｎｏｒ － 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ｌｙ， ｔｏ ｐｕｓｈ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ＥＰＡｓ），ｓｏ ａｓ ｔｏ ａｂａｎｄｏｎ
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 ｍｕｔｕａｌｌｙ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ｔｏ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ｉｅｌｄ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ｔ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ａｔｅｗａ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ｍａｉｎｌｙ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ｍｂａｔ ｐｉ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ａｎｔｉ －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ｒ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ｏｆ Ｇｕｉｎｅ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ｈｅｌ.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ＥＵ’ｓ ｍｕｌｔｉ －ｆｉｅｌ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ｄｅｅｐｅｎ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ｄ，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Ｕ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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